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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组织知识创造研究强调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转变的核心环节，然而这一环节的前提是

默会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以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说为切入点，认为默会知识有分析性和综合

性两种，分析性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的转变本质上是将蕴涵于相关显式知识之中而又不为意识所

意识到的知识发掘出来，而综合性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的转变本质上是认知主体在其显式知识结

构中寻找与主题相关的知识与推演规则，并据此推演出相应的默会知识。组织知识创造所涉及到

的默会知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能转变为显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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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理领域内，组织知识创造是知识管理或知

识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组织知

识创造研究始于野中郁次郎及其团队的研究工作。

自野中郁次郎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发表一系列有着组织

知识创造的论文及著作至今不过２０年时间［１３］，其

间产生了大量知识创造的研究文献。组织知识创造

的ＳＥＣＩ模型目前已成为组织知识管理领域中的经

典模型，不仅被大量的研究广泛引用，而且也得到企

业的普遍应用［４］。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以 ＳＥＣＩ模

型为基础，或对其进行分析性研究与说明，或将其应

用于某些领域组织知识创造的研究，或对其作出进

一步的补充性研究与说明［５１０］。但从管理哲学的层

面来看，野中郁次郎提出组织知识创造的基本理论

及相应的ＳＥＣＩ模型和其随后的研究文献都表明，对

组织知识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问题的论证是不能令人

满意的。

一、组织知识创造的知识论问题

　　野中郁次郎提出组织创造的基本理论及 ＳＥＣＩ

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在不同的组织规模（本体论维

度）上，显式知识（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与默会知识

（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通过社会化（Ｓ）、外化（Ｅ）、联结

化（Ｃ）、内化（Ｉ）４种模式相继转换（认识论维度），

实现组织知识创造。ＳＥＣＩ模型明确表示：“个体的

默会知识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基础，组织需要调动由

个体所创造及积累的默会知识。被调动出来的默会

知识，通过知识转换的４种模式‘在组织层次上’得

以放大，并且在存在论维度较高层次上结晶下

来。”［３］这个过程被称为“知识创造的螺旋”。

野中郁次郎认为“在知识转换的４种模式中，

因为外化（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从默会知识中创造出

新的形式概念，所以它对知识创造是至关重要”，



“是知识创造过程的精髓”［３］。所以从 ＳＥＣＩ模型视

角看，默会知识能否转换为显式知识，是组织知识创

造是否可能的重大问题。但它涉及到两个进一步问

题：一是默会知识是否能够转化为显式知识问题，二

是默会知识又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有关第一个问

题，有些学者认为默会知识是不能转化为显式知识

的［１１１２］，或只有部分默会知识能转化为显式知识［１２］。

有关第二个问题，组织知识创造的研究传统中仍未

见有相关的论述。这两个问题都是组织知识创造的

知识论基础问题，且第二个问题更为基本，它决定着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

对于默会知识如何可能的一种回答是：采取柏

拉图对于新知识获取的方式，即认为新知识的获取

是个人不断努力回忆的结果［１３］。

二、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理论

　　柏拉图在其著作《美诺篇》中为新知识获取提

供了一个学习理论，其要点是人们在学会任何东西

之前，它已经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只是它没有为人

们所意识。学习即是将其从不被意识的状态转化进

入意识，成为人们的所知（即知识）。这种学习的过

程被称为回忆，它是新知识获取的努力过程。

为了说明这种新知识获取方式的合理性，柏拉

图在《美诺篇》中借助苏格拉底和美诺的僮奴不断

对话的实验方式（僮奴实验），对话是在苏格拉底确

认僮奴具有正方形和面积概念的前提下，围绕如何

作面积两倍于原正方形的一个新正方形问题展开

的。针对此问题，僮奴开始很自信地认为将原正方

形的边长扩大一倍即可，但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僮

奴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僮奴第二次提出新的见

解，即将正方形的边长延长一半。但很快僮奴又意

识到，按自己的见解所形成的新正方形的面积是原

正方形面积的两倍多。此时，苏格拉底提请美诺注

意，遵照只问不教的原则，僮奴在苏格拉底的不断追

问下最终知道如何作出一个面积两倍于原正方形的

新正方形，据此发现了以前不曾知晓的几何定理。

苏格拉底总结为：“尽管我只是问他问题而不教他，

通过与我一起寻找，他将发现真理。”柏拉图借助于

苏格拉底与美诺的对话，说明了任何所谓新的知识，

其实在它为人们对之有所认知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人

们的心灵中，认知（新知识的发现或获取）只不过就

是将其从不为人们所意识的状态转变为意识的状

态。学习即回忆，学会知识就是成功地回忆起了先

前已经存在于心灵中的东西。

至此，可以认为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与组织知

识创造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转化

是一致的。然而柏拉图对原先就存在于人们心灵

中，而又不为人们所认知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解释

带有明显的先天色彩，令人无法接受。柏拉图认为，

世界有两个，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不朽的灵魂在某

一时刻到达某个端点即死亡，而在另一点上再生。

死亡只是灵魂离开肉体，而不是灵魂的消亡。灵魂

在生前世界中直接观照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理念，

故它已在生前就掌握了所有事物的真理，当灵魂来

到现世时，它只是忘记了这些真理。现实中的人们，

对事物的知识存在３种不同的状态：有知、无知和意

见。当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

时，他是不可能有知识可言的。因为具体事物是处

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正如赫拉克里特所认为的那样，

经验的世界是一个流变着的世界。对于变化世界事

物的知识人们是无知的充其量只有意见。例如人们

可以看到美的东西、善的东西，但看不到美本身和善

本身。而正是类似这种有关事物的纯粹理念或形式

才是事物的本质所在，对它们的知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知识。知识就是事物的绝对本质即理念，也就是

柏拉图所说的“美本身，正义等等本身”。这种有关

事物纯粹的形式，即有关事物的知识，只有通过坚持

不懈的努力回忆才有可能获得。

三、默会知识如何可能

　　《美诺篇》中僮奴所获取的新知识在其明确之

前，虽然不能与当代组织知识创造研究传统中的默

会知识完全等同，但它至少是属于默会知识的。柏

拉图对僮奴实验带有先天性的解释虽不能接受，但

僮奴实验本身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据此，关于默

会知识如何可能及显式化的问题，可通过进一步分

析僮奴实验其他可能的解释予以说明。

（一）分析性默会知识

有关僮奴实验可能的解释之一可以从分析性知

识与综合性知识的区别切入。公共的、可批判的知

识总是可以用语言表达为命题或命题系统的知识，

而命题则可以分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两种。分析

命题是指命题谓词的意义包含在命题主词的意义

中，是将谓词的意义从主词中分析出来加以表述。

数学中的逻辑主义学派就认为，所有的数学命题或

知识都是分析命题。譬如，仅通过对“素数”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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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进行分析，就可获得“在１到１０之间有４个

比１大的素数”知识；通过分析“直角三角形”和

“圆”的几何概念就可以证明，以“圆的直径为斜边，

从圆周上任意一点向直径两端作直线所形成的三角

形为直角三角形”等等。柏拉图在《美诺篇》中的僮

奴实验涉及的知识主题正是几何学，而且实验是在

苏格拉底确认僮奴有（且仅有）“正方形”及其“面

积”的知识后进行的。故可以认为“以一正方形对

角线为边长的正方形，其面积是原正方形面积的２

倍”的知识原本就存在于僮奴心灵中，实验过程即

柏拉图所谓的“回忆”过程只不过是将已经存在于

僮奴那里而未被其心灵所明确意识到的东西发掘出

来并加以表述而已。

（二）综合性默会知识

但有关“正方形”及其“面积”本身是什么的知

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一问题本质上是有关僮奴

实验的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即综合性知识如何获得

的问题。所谓综合性知识是指由综合命题所表达的

知识，综合命题即命题谓词的意义超出了主词的意

义的范围。原则上，综合命题必须由思维综合考虑

各种相关对象的具体属性及关系，并以此获得命题

（知识）。自然科学中以各种方式与某种经验相关

联的命题都是综合命题，综合命题的正确性必须经

由实验或实践的批判才能加以恰当判断。

组织知识创造所涉及的知识，基本上都是综合

命题构成的知识。对于由综合命题构成的知识，有

关僮奴实验的可能性仍可以加以合理解释。当僮奴

获得新知识时，与其说这种知识早就存在于僮奴心

灵中不过是说这种知识是“先于”其表述而存在的，

这里的“先于”实质上指逻辑意义上的“先于”，逻辑

在先不等于时间在先。故至少可以肯定，尽管僮奴

所发现的新知识在逻辑上必须先于其表述而存在，

但时间上这种新知识可以与其表述同时被意识到

（同时存在于意识中）。因此僮奴发现知识的过程

实际上是其在外部激励下开启由先前经验、知识等

要素参与其中的思维的综合努力过程。

这种思维的综合努力过程本质上是调动存在于

认知个体心灵中的相关知识，并按照有效的逻辑规

则合理地将它们组合成用于推理的前提条件，以此

有效地推演出解决当前问题的知识命题。需要说明

的是，“认知个体心灵中的相关知识”有些是根据问

题就明确的，有些则可能是不为认知个体所明确意

识到的。这些知识可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组合成为

推理的前提也是默会的。实际上，表述相同前提的

不同表达方式，要配以不同的推理规则都能推导出

相同的知识命题。最后，通过前提和推理规则所推

演出的、用以解决当下问题的知识命题更是默会的。

它们虽然本质上蕴涵于前提条件中，但在运用适当

的逻辑规则将它们推出之前，它们是完全不为认知

个体所意识到的。

因此，这里依据认知个体先前所掌握的知识和

相应的推理规则所推演出来的，用于解决问题的知

识命题是属于默会性知识，而且是综合性的。实际

上，这里用于认知个体推理前提的、沉淀于意识深处

的相关知识及相应的推理规则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

默会知识。

在思维的综合过程中，问题解决所需的各种元

素都存在于心灵中。其中有的是为意识所明确意识

到的要素，但也有未被意识所明确意识到的要素。

这些构建问题解决方案所必需而又未被意识所明确

意识到的要素是组织知识创造中默会知识的根源，

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决定问题解决方案的形式

统一性要素。思维中综合的努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要寻找这种统一性要素，它或许隐藏在人们过

去的经验、知识结构等其他要素中，或许隐藏在各种

知识要素的前提中而处于潜意识或无意识中，它在

思维中被称为知识的型。

如果《美诺篇》中僮奴实验所涉及的知识是综

合性知识，则僮奴在寻求问题解决的思维的综合过

程中试图要发现的东西正是这种知识的型。一旦这

种解决问题的要素（知识的型）出现在意识中时，默

会知识瞬间转变为显式知识。伴随问题解决的这种

瞬间转变，在有的学者那里叫“直觉”，而在另一些

学者那里叫“突现”。

（三）默会知识与显式知识

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转换是组织知识创造的重

要环节，也是本质性的环节。因此，组织知识创造所

涉及到的默会知识，是能够转化为显式知识的默会

知识。在这种显式知识中，既有分析性的默会知识，

也有综合性的默会知识。除此之外，默会知识还有

其他的类型。譬如，任何显式知识一般都有其成立

的预设条件，这些预设的条件中至少有的通常不是

（或不能）明确言述的，它们都是默会性知识。

一旦难以言述的默会知识通过认知个体的思维

努力，转化为言述性的显式知识，则相关知识创造的

核心过程就告完成。但默会知识到显式知识的转化

过程并非易事，即使是分析性的默会知识也是如此。

数学定理证明的艰难过程就足以说明，分析性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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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知识转变为显式知识是极其困难的。蕴涵在认知

者相关的综合性知识中的综合性默会知识，其转化

为显式知识更是困难。

组织知识创造所涉及到的默会知识，要么是指

蕴涵在认知主体（个体或群体）所掌握的显式知识

中且不为认知主体所意识到的知识（分析性知识的

情形），要么是指认知个体所掌握的显式知识结构

中能够以某种适当的综合构建方式可以形成的潜在

知识（综合性知识的情形）。除此之外，不受限定的

默会知识可能还包含其他的存在方式。但就组织知

识创造所涉及的默会知识而言，作为一种特定存在

方式，它一定是可以转变为显式知识的，否则组织知

识创造就无法实现。

四、结语

　　当代组织知识创造的研究都强调默会知识向显

式知识的转变过程，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清楚阐明

默会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还

有：默会知识究竟能否转变为显式知识。这些问题

都是组织知识创造的知识论基础中极为重要的理论

问题，任何组织知识创造研究都必须面对这两个

问题。

这两个知识论基础问题深入探索的恰当切入点

是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的认知理论。从柏拉图的学

习即回忆理论出发，默会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进一

步分解为分析性默会知识与综合性默会知识分别是

如何可能的问题。分析性默会知识是以认知主体所

知的显式知识为前提，并通常以极为潜在的方式蕴

涵于其中的知识，思维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从

中发掘出这种默会知识并同时将其转变为显式知

识。综合性默会知识是蕴涵于认知主体相关的知识

（有些是默会性知识）和某种推演规则之中，而又不

为主体所意识到的知识。认知主体为导出这种默会

知识，需要其思维坚持不懈的努力，洞察相关的知识

组合与推理。

在分析默会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中已经包含

了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转变以实现组织知识创造的

断定。需要强调的是，默会知识可能有多种形式，这

里只涉及组织知识创造中的默会知识到显式知识的

转变问题。

作为完善的组织知识创造的知识论基础，综合

性默会知识转变为显式知识的过程机理仍需深入探

索，较好的切入点是充分研究科学知识创造的研究

文献，但利用科学创造研究文献的前提是确保科学

知识创造与组织知识创造具有同样的机理。而这又

进一步涉及到从知识创造的视角看，科学知识与组

织知识有些什么相同与差异，科学发现的逻辑与组

织知识发现的逻辑是否相同等问题。在研究这些问

题的过程中，还会进一步涉及到更为一般的理论问

题。故探索组织知识创造过程机理以完善相应的知

识论为基础，是一个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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